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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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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探索文献的出现及其主要的载体，进而引出我国古代四种藏书形式，通过有据可查的历史背景，梳理分析

了我国早期“图书馆”称谓来源，并且总结归纳了当代国际和国内“图书馆”的重要历史记忆，展望了公共图书馆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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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自中国大陆上有人类活动

开始，我们的祖先就没有停下探索的步伐。图书馆的发展，浓

缩了先人的智慧，在图书馆的世界里我们不仅感受到社会的进

步，也能感受到文化服务带来的幸福感。

一、文献的出现

提到图书馆首先想到的是图书馆保存的文献资源，文献是

图书馆建立的基础，文献的发展对图书馆事业产生重大影响。

文献一词的意义在当今和古代也有所不同。在古代，其

“文”和“献”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含义，据现存有的资料记

载，“文献”提法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其内

容原文为“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

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朱子集

注》中解释“文，典籍也。献，贤也。”[1]因此在古代，“文

献”一词为两层含义：一是文字记载的典籍，二是学识渊博的

贤人。

古代由于书写工具的限制，大量知识通过贤人口耳相传，

也就形成了文中所说的“献”，因此“献”也成了古代文献的

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论语》是在孔子去世后，由孔门弟子编

辑整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形成的，从《论语》的成书过程来

看，孔子生前和其弟子主要是通过语言来传递知识，这也就是

古代提到的“献”。

“文”在早期有陶文、金文、甲骨文、玉石刻辞、简策

和帛书六种形态。《墨子·明鬼下》中记载：“又恐后世子孙

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

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2]在《墨

子》的记载的古代占卜中有“书之竹帛”“琢之盘盂”“镂之

金石”以此传于后世子孙。此外，清光绪年间，金石学家王懿

荣因生病服用药物中有“龙骨”一味药材，偶然发现甲骨文的

存在，以此证实了早期文献的六种载体的存在。而后随着造纸

术和印刷术的推广应用，文字典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的

文献资源也进入了纸张一统天下的时代。

“文献”发展至今日，早期古代意义上的“献”已经不在

文献范围之列，如今的“文献”广义上讲是指各种载体记录的

所有资料，如文字记载、图像、录像、录音等，但不包括实物

本身。根据“文献”的广义定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其具有特

定的历史性，也许将来的文献载体会更多更丰富，但不论怎样

变化，文献资源的价值和地位只会越来越重要。

二、中国古代早期藏书形式

出现了文献，相对应的文献收藏制度也就出现了。根据史

料记载，我国在夏商时期就有了史官，史的本意是“使”，意

为“神的使者”，其最早的职责是占卜和祭祀，同时也负责记

事和保管典籍。秦汉时期，统治者为加强皇权，打压史官的权

力，史官开始逐渐向修史过渡，史官主要的主要职责也变成了

记录和编纂历史。史官的出现使文献的保存得以系统化，其记

录和编纂的历史更是作为后来官府藏书主要来源。

提到官府藏书就要提一下我国古代的藏书制度，我国古代

的藏书制度主要有官府藏书、书院藏书、观寺藏书、私家藏书

四种形式。

（一）官府藏书形式

官府藏书是以皇家藏书为主。据史料记载，西汉开国皇

帝刘邦创立了天禄阁和石渠阁。这也是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的

中国最早的国家级图书档案馆，是典型的官府藏书。据考证，

天禄阁收藏大量秦代及先秦书籍资料；石渠阁主要存有前朝文

书、律令、户籍等档案类资料等。天禄阁和石渠阁作为当时最

权威的图书档案馆，收藏的文献成为后人重要的参考史料。

（二）书院藏书形式

唐代，书院教育走进人们生活。书院一般选址在风光秀丽

之所，远离市井喧嚣，是讲学著书，教书育人的绝佳场所。例

如，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目前是湖南大学下设

的二级学院，继续承担着育人育才的重任。自书院开设以来，

藏书就是其重要的物质保障，藏书的来源主要有自行购买、政

府赏赐、官民捐赠、内部著述等。书院藏书自宋代时期开始发

达，明清时期到达顶峰，从某种意义上讲，书院藏书是中国古

代最具特色的藏书方式。

（三）观寺藏书形式

观寺藏书是指寺院和道观的藏书，一般其收集者是僧尼

和道士。佛教是外传宗教，史料记载，佛教从两汉时期开始由

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东汉明帝时，派遣蔡愔博士及弟子秦景

等十人远征西域求法，使团抄写四十二章佛经并邀请摄摩腾、

竺法兰二位高僧一同回到东汉，因路途遥远，经书及佛像皆由

白马托运，故汉明帝特意建立佛寺——“白马寺”以此纪念，

由摄摩腾、竺法兰二位高僧翻译出来的汉字版《四十二章经》

也成了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到唐代时期，寺院数量已经

林立天下，寺院的藏经也已非常丰富；两宋时期是我国寺院发

展的蓬勃时期；元明清时，寺院及寺院藏书也都有或多或少的

发展。[3]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三

皇五帝时期，著名学术家南怀瑾先生认为：道教大概是东汉明

帝时期创立，北魏时代定型，其创立起因只要是为受外来佛教

影响，诸道士秉承本土宗教，不甘示弱，勇气直追，因此创立

道教；[4]道教自成立以来，便注重修建道教宫庙，一般成称为

“观”、“庙”或者“宫”，道教人士自己抄写、印刷的藏书

也大都存储其内，比如，现存的四川成都青羊宫保存的《道藏

辑要》等。

（四）私家藏书形式

私家藏书，简言之就是私人藏书。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此时的藏书多以官府藏书为主，文献中有据可查的私人藏书第

一人是孔子。魏晋南北朝时期，“蔡侯纸”已经得到普及，纸

的应用给藏书家提供了丰富资源，抄书在一时间成为了藏书家

的“时髦”方式，他们靠抄书来丰富自己的藏书资源。宋代开

始，印刷术开始应用，随着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的推广，

图书的成书效率大大提高，藏书家的人数也从宋代开始大量

增加。明清时期，私人藏书进入鼎盛时代，藏书的规模和品味

也达到私人藏书新的高度，明清时期的文人志士搭建草堂，

筑建高楼，做为特定的藏书楼使用，并将之赋以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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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阁”等。私人藏书楼保存至今也大多以图书馆、博

物馆等形式保存。

三、中国图书馆称谓来源

古代中国的藏书形式多以官府藏书、书院藏书、观寺

藏书、私家藏书四种方式存在，大多称为“××楼”“××

阁”“××斋”“××寺”“××院”等，“图书馆”一词可

以说在中国古代是完全陌生的词汇。

查询资料发现，中文“图书馆”一词的直接来源出自日本

语的“図書館”，日语“図書館”的名称首先来自1877年的东

京大学法理文学部图书馆。[5]1958年语言学家王立达研究表明

“图书馆”是日本人用“意译法”译出来的外国语词汇，在汉

字读法上只有“音读”，不用“训读”。[6]并且日本著名学者

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证实中文“图书馆”

一词源自日语。[7]

中国的“图书馆”词汇来源虽被认为出自日本，可具体来

源却饱受争议。有学者认为在傅云龙著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

记》中最早出现；有学者认为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中最

早出现，但是不论是哪一种观点都离不开日本影响。

笔者比较赞成“图书馆”出自《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一

说。按时间排序：《时务报》创刊时间为1896年8月9日，停

刊时间为1898年8月8日，按最早时间估算的话，“图书馆”在

《时务报》中出现的时间不会早于1896年；刊登在《教育世

界》文章《拟设简便图书馆说》时间为1894年；傅云龙著写

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大概时间为访日期间（1887年~1889

年）撰写，并在《傅云龙日记》中有详细记载：“一八八七年

十月十八日,傅云龙访问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长渡边太一遣书

记官永井久一郎导游大学……图书馆有元本《汉书》”[8]，此

时明确注明时间为1887年，时间要早于前两者。

“图书馆”一词在官方文件中出现时已到1903年。图书

馆业界专家吴晞老师在《图书馆史话》中提到：“图书馆”一

词第一次被官方文件正式采用是1903年清政府颁发的高等教育

纲领——《奏定大学堂章程》。《章程》颁布后，原京师大学

堂藏书楼改名为京师大学堂图书馆，京师大学堂图书馆成为我

国第一个采用图书馆名称的官方藏书机构。[9]1905年我国第一

所官办湖南图书馆创立，这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图书馆命

名的官办公共图书馆，随后湖北图书馆和福建图书馆也相继成

立，图书馆名称开始在社会上流行。1909年，现国家图书馆前

身，京师图书馆开始筹建，1910年清政府颁发了《京师图书馆

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从法律层面对全国图书馆的建设给

予规定，于此，图书馆的名号终于可以“名正言顺”。[10]

四、现代中国公共图书馆

中国的“图书馆”受西方影响巨大。随着西方社会的进

步，新的图书馆形式出现并发展，图书馆开始向公共化演变。

西方新型公共图书馆出现了公益性和公共性的特征，这在本质

上区别于旧时期的图书馆。公益性和公共性特征的出现，标志

着新型公共图书馆已经具备了现代图书馆的意义。

随着西方新型公共图书馆的出现和发展，许多权威机构和

组织也开始对新型公共图书馆做出规范性要求。

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公共图书馆宣言》，

重点向世人阐明了三个观念：公共图书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

物，也是民主制度的保障和民主信念的典范；要立法保障公共

图书馆事业发展，完全或主要由公费支持；对社区所有成员实

行平等的服务，全部免费开放。[11]《宣言》给图书馆人指明了

三大使命：教育、文化和信息使命。[12]《宣言》正式表达了世

界文化知识界和图书馆界对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立场，为世界各

国的公共图书馆确立了基本使命。

1975年，国际图联（IFLA）进一步确定了公共图书馆四大

职能：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报、开

发智力资源。在四大职能中，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职能居于首

位，由此可以看出，文化职能在图书馆界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图书馆事业经过几次不同时期的发

展。除“文化大革命”影响我国图书馆数量减少以外，其余时

期，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数量和资金投入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级图书馆业务方向和服务内容更加明

确，图书馆学会、图书馆专业讨论会等核心组织和高标准会议

相继成立和举办，中国公共图书馆的事业可谓是蒸蒸日上。[13]

20世纪末期，文化部推动图书馆信息化建设，将自动化集

成系统作为国家重点科技项目下达，信息化图书馆在全国各地

开始兴起。使用信息化办公后，效率明显提高，图书馆的借阅

方式也由以往的闭架式借阅向开架式借阅进化。

21世纪，我国各级各类图书馆新馆的建设工作进入高峰

期。新馆的建设不仅从建筑形式和设计理念上更加时尚和多

元，在科技投入和服务模式上也进一步优化和升级，总分馆体

系建设已深入各地，“全民阅读”活动也越来越受欢迎，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逐渐完善。

目前，智慧化图书馆和数字化图书馆建设刚刚开始起步，

南北方、东西部的各级图书馆差距还很明显，笔者揣测，图书

馆将来的工作重点和工作任务将在其智慧化和数字化上加大力

度，在拉近南北方和东西部图书馆之间的差距上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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